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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商都县特邀武利平老师担任导演，其女
武艳妮担纲主角，汇集乌兰察布市各旗县优秀演
员，排练大型东路二人台《驿站明灯》以来，全县上
下满怀期待。

作为一名文化馆工作人员，我有幸能够出入排
练场地——少年宫，得以一睹武利平老师的风采。

排练中，武利平老师不厌其烦地指导，演员们
勤学苦练。作为观众的我，也仿佛融入剧中，随着
故事人物的命运，一同经历悲欢离合、跌宕起伏。

东路二人台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地方传统
戏曲，融合了当地的民歌、说唱、舞蹈，以其幽默生
动、插科打诨的表演方式深受男女老少喜爱。《驿
站明灯》在继承这一传统形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
文化和创新美学，让这门传统戏曲艺术焕发新的
光彩。

该剧以历史上真实的张库大道为背景，这条
商道以张家口为起点，穿越蒙古高原，全长1400余
公里，途经二连浩特，最终落脚如今的乌兰巴托，
曾是亚欧贸易的重要纽带。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七台。仁德客
栈迎来百年店庆，客栈内张灯结彩，人来客往。大
掌柜梁树清携夫人迎接前来贺喜的宾客，梁树清
的三弟梁永清带着自己的小戏班，献上精彩纷呈
的节目。仁德客栈一时间热闹非凡。

然而，一个晕倒在客栈门口的外乡人，打破了
这短暂的欢乐。外乡人是梁树清结拜弟兄——山
西原平李善的女儿，也是儿子梁振宇的未婚妻李
桂香。她父母的饭店被军阀霸占，人被打成重伤，
最终客死他乡。李桂香男扮女装，一路风餐露宿
前来投奔，终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客栈门口。

祸不单行，梁家驼队遭遇土匪大脚板劫杀，梁
振宇下落不明。梁家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梁树清疾病缠身，客栈生意日渐惨淡低迷。最终，
只能由李桂香假扮梁家义子，承担起掌柜之责。
李桂香不仅把客栈经营得井井有条，还智擒土匪
大脚板，并成功接待了来自京城的五百名客人，让
仁德客栈重见辉煌，明灯长耀。

武老师在排练时，亲自指导、示范，一边教授
演员唱腔和动作，一边即兴修改剧本中的情节和
内容，上到一段历史，一个人物，下到一句台词，一
个走位，甚至一个回眸浅笑，都要反复斟酌许久，
在他的努力坚持下，《驿站明灯》中每个角色都鲜
明生动。

剧中的李桂香，聪明能干，杀伐果断且重情重
义。仁德客栈大掌柜因儿子梁振宇失踪，身缠重
疾，一蹶不振。客栈生意风雨飘摇，前途渺茫，李
桂香放弃自己做二人台演员的梦想，毅然承担起
仁德客栈的重任。

戏外的李桂香扮演者武燕妮，没有星二代的
养尊处优，每天排练第一个到场。剧中大段唱腔
与舞蹈需要她反复刻苦练习，最终把一个明艳活
泼、聪慧机敏的李桂香完美地呈现给观众

三弟梁永清，幽默风趣，率真洒脱。他对兄长
兄媳恭敬有礼，对梁振宇和李桂香晚辈慈爱有加，
对讨吃三蛋仗义相助，对东路二人台痴迷热爱，以
及跟仁德客栈管事朱七嫂的感情纠葛，为仁德客
栈增添一抹明快欢乐的色彩。剧外的梁永清扮演
者王雪飞，是我们文化馆的副馆长，他热情开朗，
脸上永远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有时候我觉得这个

角色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与角色形神合一，难分彼此。
梁树清的妻子贤惠善良，善解人意。她虽然戏份不多，但剧中她与李桂

香有一大段的对手戏，悲痛的唱词让观众情不自禁地泪目。扮演者也是文化
馆的同事张志英，她多年来一直活跃在舞台上，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

最出彩的角色毋庸置疑是仁德客栈主管朱七婶。她精于算计，口齿伶
俐，最初对李桂香心生芥蒂，处处作对。到最后被桂香的宽宏大度所感动，二
人冰释前嫌，齐心协力共同为仁德客栈再续传奇。

朱七婶扮演者粉桃姐是集宁二人台戏曲团团长。她在团队中既是暖心
大姐又是领头人物，她对表演一丝不苟的精神，恰如《驿站明灯》中那盏不灭
的灯火，照亮了传统戏曲传承之路。

剧中张连长的嚣张跋扈，土匪大脚板的阴险毒辣，随从一只眼的凶狠傻
气，伙计小兰和小五的活泼机灵，俄罗斯商人伊万的慷慨豁达，在演员的诠释
下，赢得观众好评，特别是由武利平老师扮演的安大人，一出场就迎来一片欢
呼。武老师的表演行云流水，张弛有度，幽默接地气的语言，搞笑的插科打
诨，让观众笑声不断。

第六场（尾声）梁树清和妻子坐在舞台的台阶上，伙计小五和兰兰坐在
对角的楼梯上，舞台正中是少掌柜李桂香，背对着观众，梁永清则蹲在舞台
前面。

演员在灯光微弱升起的时候静止不动，像一幅沉默的画，呈现出欢腾热
闹过后的空虚寂寥。灯光亮起，朱七嫂走上舞台。

她走到桂香身边轻声私语，桂香点头；她又走到每个人身边耳语，众人才
轻轻起身。他们抬着桌子、搬着长凳，恋恋不舍，频频回首。突然一个声音从
天边传来，众人随着声音四处寻找，那是从开始就消失不见、每个人心中魂牵
梦绕的梁振宇。

众人皆散去，独留桂香站在高处，翘首期盼着她青梅竹马的爱人，还有仁
德客栈那盏永远亮着的明灯。

坐在观众席阴影里的我，心中突然涌上“人去楼空”四个字。我想
到了《红楼梦》中王熙凤的那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眼前浮现出母
亲去世后，那空空荡荡的房间，回想母亲生活中曾经的过往，忍不住绝
望地痛哭。

桂香即使等待三年五载，冬去春来，也一定会等来她刻骨铭心的振宇哥
哥；而我从晨昏到日暮，从青丝到白发，再也不能等到我的母亲。

扮演仁德客栈大掌柜的邱培生，曾经是我初中的体育老师，也是我们文
化馆德高望重的老馆长。他曾评价我有颗敏感易碎的心，是他在我丧母最痛
苦的时候无微不至地关心、帮助我，让我从情感的荒芜中挣脱出来。

如今已经退休的邱馆长，作为一名业余的二人台演员，为了弘扬商都县
的戏曲文化，毅然告别远在呼市，需要照顾的九旬老母。临行前，他端来热
水，为老母亲认认真真地又洗了一遍脚。随后便全身心投入《驿站明灯》的排
练，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已与角色融为一体。一声声咳嗽、一句句叹息、一
次次摔倒，都牵动着我的心，令我动容落泪。

我承认，自从去年母亲走后，我再也不能承受离别之苦。《驿站明灯》从剧
本到排练，我一路旁观，仿佛自己就是舞台上那盏守候的灯，是演员表演时指
尖掠过的一阵风，是锣鼓喧天、笙歌鼎沸中未落的余音。如今戏已落幕，人去
幕空，唯余回响。这让我想起席慕蓉的诗句，关于戏子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
己的泪。

可是谁又能说清楚，我们到底是台上表演的演员，还是台下欣赏的观
众？人生如戏，你我皆在其中，或许，当少年宫内灯火通明、掌声雷动，当传统
在坚守中重生，当情感在故事里共鸣，我想这一切已经给出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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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了岁数，过去的事情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
脑海中，而现在的事却忘得飞快。又是一年，以前
的事历历在目，写下来，是对岁月的缅怀，也是对亲
人的思念，亦是对未来的珍惜。

儿时的年，是从腊八开始的。早在前一天，母
亲便开始准备，精心地泡豆、选枣。儿时的枣没有
现在的枣红润饱满，个小干瘪有虫。故母亲先得把
它们洗净、挑选、去核，方可用。腊八那天，母亲早
早就忙上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熬制腊
八粥的，因为那时的我还在火热的炕上睡回笼觉
呢，只是觉得在氤氲的热气中，枣香和豆香弥散开
来，钻入我的鼻孔，在浅浅的睡梦中，母亲的味道就
是这甜甜的枣香和清新的豆香。吃腊八粥也有一
番讲究。刚熬好的粥一颗一颗，晶莹剔透。母亲拿
着勺子在锅里捣，直到把每一颗豆子和米都碾碎
了。这时的粥黏性极大，盛在碗里，筋颤颤，但还不
能吃。母亲又端起碗开始掂，直到碗里的粥圆嘟
嘟、胖乎乎，光滑而又筋道。好了，终于能吃了，一
筷子下去，甜甜的，温温的，不似刚出锅时的烫嘴。
那枣香和豆香在喉咙间散开，滑进肚子，唇齿留香，
回味无穷。

年就在腊八粥的美味中拉开序幕。
腊月二十以后，我家就进入了吃冻柿子的时间

了。父亲就像变戏法一样天天变四个冻柿子，泡在
水里，一会儿柿子就变成了铠甲勇士，急不可耐的
我总是马上就去剥那一层厚厚的冰，可父亲总会

说：“别急，心急吃不得热豆腐。”这时我们就会笑父
亲的用词不当。终于柿子里所有的冰都被激出来
了，除去冰层，红红的柿子露出了它的真实容颜。
我总是轻轻咬一小口，吸尽里面的甜汁，把皮破开，
露出里面的柿瓣，咬一口，还没容我仔细回味，它就
像一条小鱼“哧溜”滑进嗓子眼，只觉浑身一激灵，
所有的凉和甜便渗透进了每一个毛孔。现在的柿
子没有了当年的甜，也许是现在的冬天没有当年的
冷。捧着吃剩的皮，眼睛就盯上盆里的那两个，姐
姐亦是如此。于是，我们又和父母分享了剩下的美
味，那场景温馨甜蜜却永不再现。

儿时，家景似乎还不错。有一年，父亲从城里
买回一包糖，其中有一种酒心巧克力。它成了我向
伙伴们炫耀的资本。年三十，穿上新衣，揣了美味，
邀上伙伴，四处闲逛。人多的时候，我便适时地掏
出我的巧克力，轻轻剥开那层亮晶晶的玻璃纸，还
有一层银色的锡箔纸，真容显露，三角形状，褐色巧
克力，光滑细腻。我故意咬开一个小口，淡淡的酒
味弥漫在空气中。在小朋友们艳羡的眼神下，我吞
下了那颗醉人的糖。

还有一事，虽和吃无关，却也令人难忘。那就
是写春联。在外地读书，学了半年书法，放假，宅在
家里练习，被邻居看到，央我写一副春联。我欣然
应允，好事传千里，众乡邻都来了。那几日，我家可
是忙得不可开交，父母整理归纳，迎来送往，我挥毫
泼墨，龙飞凤舞，很有大师范儿。朗朗的笑声和浓

浓的墨香充盈着全家。空气里都是喜庆的味，虽然
我知道其实那字并不好看。年三十，大红太阳露了
笑脸，我和父亲准备贴春联。门上窗上红一片，细
细端详，很是自豪，偶有冷风吹起一角，我忙拿了刷
子重新贴好；一头黑驴甚是好奇，用嘴啃吃，我便赶
走，于是也很担心全村的对联被驴吃了，真想站在
当街，指挥驴们入其草厩，护我成果。现在想想，幼
稚得可爱。

晚上，天黑透。父亲响了“安神炮”，母亲炖了
一锅肉骨头，打开电视，围坐在炕桌旁（桌上摆满了
各色年货），看着春节晚会，开始熬年守岁。那时

“接神”似乎很晚，好像在凌晨三点以后，往往我是
熬不到的。倚着母亲，不一会儿便会鸡啄米般点着
头进入一个迷幻的世界。母亲拉了枕头让我眯一
会儿，我忽然惊醒，问道:“接神了？”“没呢，睡吧，一
会儿叫你。”母亲笑着说。“不困，我能熬……”不知
何时，却早已伏在母亲的膝上睡熟了，只听得耳边
如炒豆子般“噼啪”作响，这一回是真的“接神”了。
我睡意全无，忙趿了鞋，冲出门外。只见天空亮如
白昼，焰火早已是映红了九霄云，缤纷了一片天。
在热闹和幸福中，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年乘着时间的列车渐行渐近，也渐行渐远，岁
月如车窗外的树木一排排向后退去。现在，我会给
我的孩子讲我过年的故事，但不知未来，她会给她
的孩子讲什么样的事。但关乎过年，总归是包含温
暖和怀念，还有珍惜。

那 些 温 暖 的 回 忆
●韩雪云

能奔善跑技能高，冲锋陷阵立功劳。
跳跃檀溪曾救主，自刎乌江叹枥槽。
长尾潇洒添生气，铁蹄纵横起喧嚣。
老态龙锺犹识路，黄骠赤兔难描画。

马
●王俊杰

空旷夜清幽，繁星挂枝头。
一弯弦月上，钓着是乡愁。

夜行途中见月
●王小兰

目带昏花步履迟，闲谈旧岁尚能知。
躬耕陇亩营生计，一脸风霜缀满诗。

偶遇村翁
●白洁

寒梅迎岁序，疏柳待东风。
九尽春将启，年归冬欲终。
挥毫歌国泰，备酒庆禾丰。
三尺厨台上，新梦入釜中。

五律·乙巳小年
●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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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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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女记者
大街小巷整天忙，会议民生都在行，社论

舆情公正彰。美篇扬，一半儿文妍一半儿闯。

女环卫工
除尘扫雪满街飞，拾捡垃圾分类归，戴月

披星谁怕亏。带身灰，一半儿辛劳一半儿美。

女保姆
不离寸步看儿郎，做饭洗衣都在行，哄睡

陪玩整日忙。似亲娘，一半儿柔情一半儿强。

【仙吕·一半儿】

半边天
●孙瑞岗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山村。
如黄草绳般的小径，风中盘旋翻滚，供轻捷脚步蹦蹦跳跳把玩，

一路如演如练而来，不感到累，唯有因古朴带来的清新与愉悦。
麦草垛，方底圆盖，自成穹庐；井台积成高高冰涯，圆圆小口，鼓

嘟嘟吹奏白气缭绕声乐。有被冰椽戳开的一道道印痕，添得几分趣
彩。人畜共饮，山外已很少见这种水井了。

熟悉的由牛羊粪、干草、泥土混合而成的“乡村气息”扑鼻而
来。房子老派，低矮狭窄，院子却常常很大且不规整。马、牛、羊、
猪、鸡、狗混杂成特色交响乐，一个大院子一方小天地。

正月农闲，扑克、麻将也玩；秧歌、红火也办。四十不红，五十不
绿，一色的新衣，却也能穿出他们各自的年龄、辈分。长辫子和烫发
头，羊皮袄和貂皮衣摩肩接踵。

墙上春联，多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而“门前车马非为
贵，家有儿孙不算穷”的也有；“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泽东”
的也有，让人恍然生出隔世之感。山村人似乎并不重视秦汉魏晋，
人世沧桑，只是以山为家，以种田养畜为业。信奉“种田纳粮，欠债
还钱”的古训，自得其乐且知足常乐。现在不纳粮了，但“欠债还钱”
此条铁定！乡民走出山外处处陌生，外地人来这里更有十分的新
鲜。如若城里弄笔杆子谋饭的朋友涉足此地，耳闻目睹如是人文景
观，一定会增加许多酒量与文采。

正月，漫游山村
●陈珍

􀤋􀤋
􀤋􀤋

􀤋􀤋
􀤋􀤋

􀤋􀤋
􀤋􀤋

􀤋􀤋
􀤋􀤋

􀤋􀤋
􀤋􀤋

􀤋􀤋
􀤋􀤋

􀤋􀤋
􀤋􀤋

􀤋􀤋
􀤋􀤋

􀤋􀤋
􀤋􀤋

􀤋􀤋
􀤋􀤋

􀤋􀤋


